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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光孝寺二鐵塔的建造性質 

古正美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大乘佛教自1世紀出現於印度西北之後，即

提出佛教的治國思想及方法。初期大乘佛教所提

出的佛教治國思想及方法，後來便成為大乘佛教

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公元2到3世紀之間，在南

印度提倡大乘信仰的有名大乘思想家龍樹／龍猛

菩薩（Nāgār juna），在其論作《寶行王正論》

（the Ratnāvalī），也提出相當具體的佛教建國

策略。龍樹的佛教建國策略，包括有社會政策、

教育政策及宗教政策。龍樹談論最多的就是其宗

教政策。在其宗教政策中，龍樹不斷的提到要建

立支提（caitya）及崇拜支提。1龍樹所提出的支

提信仰，很顯然地被當時統治印度德干高原（the 

Deccan Plateau）的娑多婆訶王（King Sātavāha/ 

Sātavāhana）作為其佛教建國信仰或國教（state 

rel igion）。2現在我們在印度東南沿岸的安達羅

省（Āndhra Pradesh），尚能見到娑多婆訶王為

提倡支提信仰所建造的阿瑪拉瓦底大支提（t h e 

Mahācaitya of Amarāvatī）的遺址及造像。

龍樹的支提信仰也被稱為「彌勒佛下生為轉

輪王」的信仰。支提信仰之所以也被稱為「彌勒

佛下生為轉輪王」的信仰，乃因《證明經》如此

記載彌勒佛／菩薩由兜率天坐「雀梨浮圖」下生

的信仰：「吾下之時，或兜率天上雀梨浮圖，或

從空而下。」3 義凈（653-713）在其《大唐西域求

法高僧傳》記述那爛陀（Nālandā）的佛跡時，提

到「雀梨浮圖」與「支提」乃是同樣的建築物：

「次此西南有小制底（支提），高一丈，是婆羅

門執雀請問處。唐云雀梨浮圖，此即是也。」4由

此，支提可以被造成「浮圖」或「塔」(stūpa)的建

築型式，但支提與塔的功用卻不相同。因為除了

龍樹自己說：「支提聖尊人／供養恆親侍」，5即

支提造有「聖尊人」被供養外，唐代(618-907) 釋

道世編撰的《法苑珠林》對支提與塔的區別也作

有這樣的說明：佛言：亦得作支提，有舍利者名

塔，無舍利者名支提……此諸支提得安佛華蓋供

養。6由此，支提因安有佛像，故與收藏舍利的塔

的性質不同。由此，我們也知道，支提信仰就是

崇拜彌勒佛／菩薩坐支提自兜率天上下生為轉輪

王的信仰。所謂「轉輪王」（cakravartin），就是

指用佛教信仰治國，或龍樹所言的「正法治化」

（dharma rule）7 的帝王。

龍樹的支提信仰除了被載於其自己的作

品外，也被登錄於後來制作的許多大乘經典。

譬如，被收入於《大正藏》第八十五冊「敦煌

遺書」的《普賢菩薩說證明經》（此後，證明

經），8及被收入於《華嚴經》的《入法界品》，

都是例子。支提信仰後來不僅成為印度的重要

政治信仰，其也被傳入亞洲各地成為亞洲許多

帝王的重要治國術（rulership）。中國早在石勒

（319-333）及石虎（334-349）統治中國北方的時

代即已傳入此信仰。9中國佛教文獻及史料常稱中

國使用支提信仰的帝王為「天王」。譬如，《釋

氏稽古略》載：「晉咸和五年，（石）勒稱大趙

天王，行皇帝事。」10又如：「（苻）堅乃去皇帝

之號，稱大秦天王。」11中國佛教文獻及史料之所

以稱使用支提信仰為王的帝王為「天王」，乃因

這類帝王被視為彌勒佛／菩薩從兜率天(the Tusita 

heaven)坐支提下來出生（下生）的轉輪王。中國

用「天王」稱號建國的帝王很多，一直到唐高宗

李治（649-683）統治唐代的時間，我們還見其用

「天皇」稱號稱呼自己。12

支 提 信 仰 可 以 說 是 一 種 佛 教 教 化

（inculcat ion）信仰，但其更是一種對帝王形象

（image）崇拜的信仰。早期使用支提信仰的帝

王都用「彌勒佛」（Buddha Maitreya）或「彌勒

佛王」(Buddharāja Maitreya)的面貌統治世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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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支提信仰統治世間的帝王/轉輪王之所以也被稱

為「彌勒佛王」，與這種帝王同時以彌勒佛身及

轉輪王身統治世間的形象有密切的關聯。《證明

經》載：「天出明王，地出聖主，二聖並治並在

神州」。13此段話的意思是，彌勒（明王）由天上

下生，轉輪聖王（聖主）則在地上出生，兩者同

時統治神州。最後這句話並不是要說，彌勒與轉

輪王是不同的兩人；而是要說，同一人用兩種身

份統治神州。武則天在其提倡支提信仰之際流通

天下的《大雲經疏》，即用此段話說明其既是彌

勒佛下生，又是轉輪王出世的彌勒佛王。14

支提信仰在亞洲歷史上發展的時間很長，

因此在其發展的過程中也有被密教化的現象。

密教化之後的彌勒佛王，常以「彌勒菩薩」

（Bodhisattva Maitreya）或「盧舍那佛/毗盧遮那

佛」（Buddha Vairocana）的面貌統治世間。《入

法界品》更用彌勒佛、盧舍那佛及釋迦佛等佛都

由同一「佛母」出生的緣故而說其等有身份重疊

的信仰。15這種「一佛多身」的信仰，也見記於

《證明經》。《證明經》載：「我本根元，或是

定光佛身，或是句樓秦佛身，或是無光王佛身

……或是釋迦身。我本菩薩時，名為阿逸多，釋

迦涅槃後，先作法王治，卻後三十年，彌勒正身

下。」16由於有「一佛多身」的信仰，帝王在施行

支提信仰之際，或常以盧舍那佛/毗盧遮那佛的面

貌取代彌勒佛／彌勒菩薩的面貌，或同時以盧舍

那佛和彌勒佛的面貌作為其「天王」的面貌。

亞洲在發展支提信仰的過程中，遺留下許多

有名的支提信仰遺址及造像。譬如，娑多婆訶王

在其都城建造的阿瑪拉瓦底大支提、17 5世紀後半

期統治西印度的哇卡塔卡王（King Vakataka）哈利

先那（Harishena, 460-478），於今日西印度摩訶斯

特拉省（Mahārashtra）開鑿的阿姜塔石窟（Ajanta 

caves）、18 7世紀初期開始開鑿的葉羅拉佛教石窟

（Ellora caves）、19 8到9世紀間印尼山帝王朝（the 

Śailendra）在中爪哇建造的波羅波多遺址（Candi 

Borobudur），20 及中國北魏時期（386-534）在今

日山西大同開鑿的雲崗石窟21等，都是亞洲有名的

支提信仰遺址。

唐高宗李治在統治唐代的時期，也有發展

支提信仰的活動。李治在發展此信仰的時期，

不但在上元元年( 674 )「改皇帝稱天皇，皇后稱

天后」。 2 2 在高宗去皇帝號改為「天皇」的前

一年，即咸亨四年（673），僧人釋慧簡即為高

宗在洛陽龍門石窟的「慧簡洞」造了一尊倚坐

（pralambapādasana）的彌勒佛王像（圖1）。23 咸

亨三年（672）釋惠暕（慧（惠）簡）等僧人又在

龍門奉先寺為高宗造了一尊「盧舍那佛像」（圖

2）。24這說明高宗在發展支提信仰之際，有同時

使用彌勒佛王及盧舍那佛王下生形象統治唐室的

現象。

武則天在建立大周(690 -705 )的初期，也沿

襲唐高宗此支提信仰治世。武氏時代的造像者，

在武氏施行支提信仰治國之初，在今日龍門擂鼓

臺中洞正璧便造有一尊武氏呈倚坐的彌勒佛王像

（圖3）。25 事實上武則天在發展支提信仰時期

所造的彌勒佛王像，主要都造成倚坐的坐姿。譬

如，武氏延載二年或證聖元年（695）禪師靈隱共

居士陰祖等於敦煌為其造的一尊高140尺的「北大

象」，也是一尊呈倚坐的巨型彌勒佛王造像。26 

又，長安三年（703）為武則天的「七寶臺行道儀

式」所造的一類具有造像銘記的彌勒像，也都造

成倚坐的坐像。27武則天以彌勒佛下生為女轉輪王

的形象，也登錄於其登位第一年（690）流通天下

的《大雲經疏》。《資治通鑒》載：「東魏國寺

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

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28此處

所言的「大雲經」，乃指《大雲經疏》。同年，

武則天更因「盧舍那」或「毗盧遮那」之名有

「太陽遍照」之意，從而使用當時新創的「瞾」

（照）字為名，29說明其也以「盧舍那佛」的面貌

統治天下。30

唐高宗及武則天時代所發展的彌勒佛王或毗

盧遮那佛王的信仰及造像傳統，也見於10世紀初

於廣州建都的南漢王朝（917-971）所建造的東、

西二鐵塔。南漢時代所制作的東、西二鐵塔，乃

是南漢王劉鋹（958 -971）時代的建造物，目前

此二鐵塔都保存在廣州光孝寺內。西鐵塔位於光

孝寺大殿後西側，原來七層的塔身現在只剩四層

（圖4）。同為七層的東鐵塔（圖5），收藏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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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一庫房內，保存相當完整。劉鋹時代的光孝寺

叫做「興王寺」，31很顯然的是座國家或皇家寺

院。有關西鐵塔的建造型制及造像，《西塔銘》

有清楚的記載：

玉清宮使德陵使龍德宮使開府儀同三司

行內侍監上柱國龔澄樞，同女弟子鄧氏

三十三娘，以大寶六年歲次癸亥五月壬

子朔十七日戊辰鑄造永充供養。32

大寶六年（963），是南漢王劉鋹登位的第

六年。從《西塔銘》所記的龔澄樞冗長官銜可以

看出，造此西鐵塔的龔澄樞是劉鋹非常倚重的一

位宮內太監。事實上龔澄樞就是南漢當時的真正

「決策者」。《通鑒輯覽》（五季戊午）載：

「南漢主晟殂，子鋹立，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

澄樞（宦者知承宣院）、盧瓊仙（女侍中）等，

臺省備位而已。」33由此，當時建塔或發展佛教的

活動，非常可能就是龔澄樞所作的決策。《南漢

春秋宦官列傳》說：「龔澄樞廣州南海人也」。34

龔澄樞所建的西鐵塔，很清楚的反映此鐵塔的信

仰及造像內容，與唐高宗及武則天時代所發展的

支提信仰內容非常相仿。換言之，鐵塔的信仰及

造像內容都說明，劉鋹在登位的第六年有發展彌

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的活動。錢大昕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引李文藻素伯之言如此記

載西鐵塔之形制及造像內容：

素伯又為文記塔之形制云：塔自石跌以

上高丈有九尺六寸。石跌四重，刻獅

獸。鐵跌四重一作瓦檐形。二作龍戲三

珠，縮其地廉外為四人首戴。第三重如

晶口狀，三重亦刻花紋。四重周作蓮

花，四面各闊四尺六寸，為瓣九。中瓣

刻紋於上，自蓮花瓣以上凡七層，以次

而狹，皆鑄佛像，最上闊不過二尺，又

上為蓮花頂。每層大佛一眾小佛環之，

每面七層計二百五十佛，四之則千佛

矣。下二層佛旁有字，梯而視之，第一

層：東曰釋迦佛、西曰彌勒佛、南曰彌

陀佛、北曰藥師佛。藥師佛者，釋家謂

之功德佛，其造塔自況乎？第二層東盧

遮那佛、南盧舍那佛、西摩尼佛、北毗

舍浮佛。他佛名皆刻佛左而此獨刻右。

塔頂似有字，勢甚危不可梯也。35

李文澡認為，「塔頂似有字」，但引李文

澡之文的幼川撰《光孝寺鐵塔考》又引《廣東通

志》說：「塔頂為蓮花形，無字，李文藻之言，

肌說也。」36由李文藻在上面對光孝寺西鐵塔所

作的描述，我們知道西塔的造像內容有「彌勒

像」及兩尊盧舍那佛像：「盧遮那佛」及「盧舍

那佛」。所謂「彌勒佛」，就是指塔上呈倚坐的

「彌勒佛王像」 （圖6），而「盧遮那佛」及「盧

舍那佛」，應都指「盧舍那佛像」或「毗盧遮那

佛像」。此二像中的一尊，很明顯的結密教大日

如來（盧舍那/毗盧遮那）印，即右手拳握在胸前

豎起的左手食指手印（mudrā）（圖7）。

塔上的其他造像，如釋迦像、彌陀像及藥師

像等，也都與支提信仰的內容有關。《證明經》

在談論「一佛多身」的場合便提到彌勒與釋迦有

同身的關系。《證明經》在經尾更如此提到此彌

勒佛王的信仰與「無量壽」（Amitāyus）的關系：

「彌勒治化時，人受（壽）八萬七千歲。自欲受

終時，不勉自然生。復欲受終時，託生無量壽，

自然蓮花生。」37這話的意思是，相信彌勒佛王下

生「治化」的人，死後都會往生阿彌陀佛或無量

壽佛的世界。

敦煌莫高窟初唐時期開鑿的彌勒窟，也見有

石窟南、北壁各畫倚坐彌勒佛王像及「阿彌陀經

變圖」的布局。這些倚坐彌勒佛王像，都畫在所

謂的「彌勒經變圖」中。譬如，莫322窟、莫329

窟（圖8）、莫331窟及莫341窟等都在其石窟的

南、北壁畫有此二佛的經變圖。38敦煌石窟將「阿

彌陀經變圖」與倚坐彌勒佛王像同時呈現於同一

石窟的做法，就是要說明彌勒佛王下生信仰與阿

彌陀的信仰有密切的關系。如果敦煌的彌勒窟沒

有將倚坐的彌勒佛王像畫在南、北壁，則見有石

窟的南壁畫「阿彌陀經變圖」，而北壁畫「藥師

經變圖」的情形。譬如，初唐開鑿的莫220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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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甬道南龕內西壁畫有一鋪倚坐的「彌勒說法

圖」。39石窟的南壁畫「阿彌陀經變圖」，而北

壁則畫「藥師經變圖」，說明彌勒佛王下生信仰

也與藥師佛信仰有關。初唐的「藥師經變圖」也

出現在初唐開鑿的莫332窟。此窟在「中心方柱東

向面塑一佛二菩薩立像一鋪，上畫文殊、普賢各

一鋪。南向面畫盧舍那佛一鋪、西向面畫藥師佛

一鋪，北向面畫靈鷲山說法像一鋪。」40由此中

心方柱的造像也畫有《入法界品》最重要的兩位

菩薩，即文殊及普賢，我們非常確定，此窟的造

像內容也是要說明彌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

仰。從敦煌初唐石窟常造彌勒佛王像或盧舍那佛

王像的情形來判斷，敦煌石窟此時期造彌勒佛王

像及盧舍那佛王像的活動，與初唐時代唐高宗及

武則天發展彌勒佛王／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的活

動乃息息相關。

西鐵塔是座四方形底寬上窄的七層鐵鑄方

塔。塔的四面中央，每層都造有一尊較大型的佛

像，大佛像四面又造有許多小佛像圍繞。「彌勒

佛」及「盧遮那佛」和「盧舍那佛」等的造像，

都屬此塔四面中央所造的較大型佛像。顯然的，

鐵塔四面中央所造的較大型佛像，乃是此塔要表

達的主要信仰內容。從此西鐵塔造有兩尊盧舍那

佛像，即「盧遮那佛」和「盧舍那佛」，的情形

來判斷，此塔有特別側重盧舍那佛信仰的現象，

因此在同一塔內制作兩次／尊盧舍那佛的造像。

由於此鐵塔的「彌勒像」被造成傳統用以表達彌

勒佛王造像的倚坐坐姿，我們因此非常確定，此

鐵塔乃是一座要說明彌勒佛王下生信仰或盧舍那

佛王下生信仰的鐵塔。特別是，西塔的主要造像

內容，很明顯的承襲了初唐以來在敦煌常見的彌

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的造像內容。

光孝寺東鐵塔的建造年代比西塔晚四年，

乃建於大寶十年（967），是由南漢當時的皇帝

劉鋹自己出資建造的一座與西鐵塔形制相仿的鐵

塔。41幼川在其《光孝寺鐵塔考》如此轉載《東塔

銘》：

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用烏

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並相輪。蓮花

座高二丈二尺。保龍宮有慶，祈鳳歷無

疆，咸使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然後

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

慶讚　謹記。42

東鐵塔很明顯的是南漢官方「敕有司」鑄

造的一座類似西鐵塔的方形鐵塔，因為《光孝寺

鐵塔考》所載的《東塔題銜》記有：「上將軍行

內□□□□□□□開國伯」、「教中大法師」及

「大夫檢校工部尚書」等帝賜名銜。43東鐵塔的

較大型造像也造有倚坐彌勒佛王像。這說明東、

西鐵塔要表達的南漢佛教信仰內容相當一致，都

是要發展唐高宗及武則天時代所發展的彌勒佛王

或盧舍那佛王下生信仰內容。從東、西兩鐵塔的

造像內容來判斷，劉鋹應該在其登位的第六年，

即大寶六年，便開始有發展佛教彌勒佛王下生信

仰，以彌勒佛王或盧舍那佛王下生的面貌統治南

漢。此東、西二鐵塔，因此可以說是目前存世，

且能說明劉鋹時代發展佛教信仰性質及內容的最

重要證物。由於此二塔面都造有彌勒佛及盧舍那

佛等的佛像，此二鐵塔因此可以說是南漢時代發

展支提信仰所造的二鐵造支提。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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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龍門擂鼓臺中洞正璧武氏倚坐彌勒佛王像

圖4、廣州光孝寺南漢西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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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廣州光孝寺南漢東鐵塔

圖6、光孝寺西鐵塔倚坐彌勒佛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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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光孝寺西鐵塔手結大日如來印的盧舍那佛王像

圖8、敦煌莫329窟北璧彌勒經變圖




